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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求学上海的年青人
金东寒

! ! ! !有人说，选择哪所大学，决定了
你的知识，选择哪座城市，决定了你
的见识。作为上海大学的校长，我想
谈谈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大学和我
们的青年人。

我是 !"#$年考取博士生后来
上海的。当时上海的城市面貌与
%"&" 年刚解放时差
别不太大。浦东到处
都是棚户区或者大片
的农田，上海人常说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
要浦东一间房”。'(!)年上海 *+,

总量突破 -万亿元，是 %").年的
/("倍。改革开放 &(年，从国产大
飞机“上天”、上海港“入海”，到黄浦
江岸线开放、海派人文环境的打造，
上海向世界展现的不仅是高度和速
度，更是温度和气度。求学上海，意
味着将生活在一座名副其实
的超级大都市。上海的面积
0-&(平方公里，相当于 &个
伦敦、- 个东京；常住人口
1&((万，相当于 -个伦敦、1
个东京。运营里程世界第一的轨道
交通，平均每天客流量近 %(((万人
次。求学上海，意味着将始终与年轻
并肩同行。上海是属于青年的，就连
“青年”这个汉语词汇，最早也是光
绪年间出现在上海。求学上海，还意
味着将拥抱多元世界。在上海工作
的外国人超过 1(万，上大的国际生
也超过 &(((人。上大人所面对的不
仅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还有
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各类顶级体
育赛事和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来
自全世界的友谊与竞争。
我被告知，今年入学的新生有

)(2是“34后”。在我们刚刚学会如
何与“"(后”相处时，又迎来了开启
新纪元的一代，我们这些做老师的
同样既兴奋又忐忑。一些调查报告
显示，更优渥的家庭条件和成长环
境让他们发展出了更加独立、开放、
多元、自主的个性。他们敢于质疑和
挑战权威，常常能在课堂上与老师
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他们尊重
兴趣，选择专业更加遵从本心；他们
热爱学习，信息获取能力普遍较强，
而且愿意为知识付费；他们内心丰
富，对他人有着深切的关怀，并知道

感恩；他们也有自己的压力，听说一
些同学已经开始焦虑发际线了。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与上海
这座城市所相称的优秀品质。这让
我们更加有信心履行好上海大学的

使命，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全球视
野、公民意识、人文情怀、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栋梁之才。
上海大学赓续了红色的血脉基

因。“老上海大学”由国共合作创办
于 5"11年 %(月，时任校长于右任，
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享有

“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美
誉。这所红色学府虽然只存
在了短短五年，却吸引了无
数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聚
集了一大批有使命感的名师

贤达，在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留
下了辉煌的一页。%""&年 $月，上
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
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
合并，成立了现在的上海大学。著名
的科学家、教育家“三钱”之一的钱
伟长先生任校长。
钱校长以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

绩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值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钱先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就火了，“马上下决心不学历史，要
学造飞机大炮”，遂决定弃文从理。
可他入学考试物理才 $分，英语 (

分，数学和化学一共 1(分。几经周
折，学校教务人员和老师被他的爱
国精神所感动，同意他暂时读物理
系，条件是保证在学年结束时物理
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要超过 )(分，同
时选修化学，还
要加强体育锻
炼。结果大家都
知道了，钱先生
后来被誉为近代
力学之父。钱先
生的身高也从刚
入学时的 % 米

&"长到了毕业时的 %米 00，还因为
足球踢得好，代表中国远赴菲律宾
参加了远东运动会。他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名言是：“我没有专业，祖国
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 -0岁学
力学，&&岁学俄语，$.岁学电池知
识，0&岁以后才学计算机，人们看

到了钱校长的逆袭，
却鲜有看到他成功背
后坚持不懈的拼搏和
自强不息的精神。正
因为如此，钱校长为

上海大学提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今世界处处充满了诱惑。老

一辈人常常采用拒绝使用现代化产
品来避免被诱惑。比如：我的博士导
师就一直不想淘汰黑白电视，并限
制自己每天只看 -(分钟的新闻联
播。前几天来我们上大的谢院士就
不使用智能手机，只使用手机的通
话和短信两个基本功能，以避免受
到其他干扰。我相信年青人一定有
更好的拒绝诱惑的办法。
《管子》中说：“海不辞滴水，故

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
高。”面朝大海，上海悦纳每一个梦
想，正是这种开阔胸襟，成就了上
海。人也是一样的。英国诗人约翰·
多恩说，“没有谁像一座孤岛，在大
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
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怎样与各
种各样的人交流合作？如何与多姿
多彩的世界共处？有人说：想要走得
快，就单独上路；想要走得远，就结
伴同行。
请牢记自己的使命：世界等待

着你们去改变，为此，年青人需要学
会学习，学会共处，学会做事，学会
做人。大学期间，学习是主要任务。
青春需要自强奋斗：处优而不养尊，
受挫而不短志，这正是上大人的精
神品格。

最珍贵的礼物
黄源深

! ! ! !小区里有一块空地，整年荒草萋萋，偶尔
来人清理，也不见成效，大家都怪土壤太肥
沃，不大好治理。附近一家住户，心血来潮，移
来两棵竹子，一年后，冒出几根笋来，孤零零
的，并不起眼，不久长成新竹，空地多了点生
气。没想第二年春天，竹笋一根接一根爆出，
不几日满眼都是，雨后飞速拔节，一天高过一
天，没多久出落成一小片竹林，亭亭华盖，嫩
绿挺拔，成了小区一道风景。
这片竹林，让我想起了我的博士生。进

校时，他们也像破土的竹笋，平平淡淡，无人
关注。有的才踏上工作岗位，脸上稚气未消；
有的已执教数年，但科研成绩不显；个别的
刚获高级职称，仍希望学术上更进一步。他
们的研究方向是澳大利亚文学，不过几乎都
是零起点。三年读博，大家狠下苦功，补足澳
大利亚文学“短板”，并充分利用中澳合作研
究项目所获得的经费，去澳大利亚实地考
察：或访问研究对象；或在图书馆查找资料，
“就地取材”，撰写论文。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外，博士生们都孜孜矻矻，用力甚勤，所付出
的努力，外人难以想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这三年，脱了一层皮”。

1((-年起，博士们先后学成离去，分别
在高校任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学术
上稚嫩的小树，已长成栋梁之才，还营造出
了郁郁葱葱的“小气候”，为学界所瞩目。常

有学者对我说：“你的学生已成为当今中国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凡是与这有关的
研讨会，作主题发言的很多都是你弟子。”此
言不虚，他们确已声名在外，研究能力渐长。
获得博士学位的 .人中，)人已为正教授；1
人分别任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人为学院院

长、副院长。在学术上各有建树，0人在外国
文学研究顶级刊物《外国文学评论》发表文
章，其中一人已发了两篇。多人获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最早毕业的王光林博士，现为上
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当年深得担任博士论文
答辩委员会主席，著名学者陆谷孙教授的赞
赏。王后来自己也应邀担任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卧龙岗大学的博
士论文校外审阅人，并在多家外国杂志发表
文章，具有与外国同行专家平等“对话”的能
力，论文被外国学者多次引用，著名的麦克米
伦出版社因此约他出版一部英文专著，并承
诺支付稿费（该社一般不主动约稿，而由作者
自行联系，自担出版费用）。彭青龙博士是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
语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获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多项，还获得上海市优
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弘
博士，现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已就中澳关系，在国内外报刊《解放日报》、
《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人报》等发表多
篇时评文章，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凤凰卫
视、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印度国际电视台采
访，表明中国学者的看法。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博士们个个都很有出息。

他们大多任职于上海高校，相互往来较
多，常常隔时相聚，甚至远在牡丹江师范学院
担任校长的博士梁中贤教授，也会借着来沪
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到场。大家畅叙别后，交
流心得，互相激励。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
起与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光。那会儿“新生们”
面对新课题，新氛围，不知道却急于知道前
路如何，脸上露出急切和迷茫。而现在，他们
个个都显得那么成熟，那么老练，那么自信，
对从事研究的话题，随口能说出一大通道道
来。一个教师，目睹这样的变化，恐怕是人生
最愉快的时刻。学生的成才，称得上是送给

教师的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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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个夏天，参加上海书展新书《报人
赵超构》签售，有一件颇为遗憾的事便是
错过了梅子涵教授。当我结束签售，陪同
嘉宾外出小酌，午后再赶回书展现场时，
梅子涵教授《会说话的汉字》签售会已散
场。我独自站在潮水般涌动的书海人流
中，手上拿着一本原想送给梅子涵教授
的新书怅然若失。
我与梅子涵教授不熟，从未见过面。

在我这个岁数，早已过了“追星”的年月。
我原打算在他签售时，与他见个面，并将
赠书交给他。我是在新民晚报“夜光杯”
副刊“子涵夜话”专栏上，读到他写给成
年人的几篇散文而喜欢上他的。从此读
他没商量，像一个孩童追寻着他的文字
语言，在自我的遐想中思绪飞扬……

梅子涵教授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
家，是我父辈级的长者。他的文章口语化，语境独特，似
一个不谙世事、傻里傻气、啰嗦还带点结巴的孩童。一
个大老爷们喜欢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自问，是我的心
智还停留在孩童的状态吗？可我就是喜欢。

梅子涵教授的散文是用孩童般干净的视角来写
的，他带我们走进孩童眼里别样的成人世界。在他的笔
端下，总有一片天空，特别清澈、明亮，单纯如稚子。他
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可以用
来叙述，但娓娓道来之间，总能让人读出一点有趣的事
情来。他用最浅显的孩童也能读懂的文字语言，道出最
深刻的成人才能感悟的人生意蕴。读他的文字，飞逝的
时光会慢下来，嘈杂的世界会静下来。在那里，我们可
以自由散漫，可以张开双臂行走属于自己的天空。做一
个不谙世事的孩童，站立于天地之间，听到什么就是什
么，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多少年来，原来我一直在寻找梅子涵教授。那本原

来准备送给梅子涵教授的新书，被我带回了家，摆放在
我书房案头醒目的地方。我还是要送给他，亲手送给我
喜欢的梅子涵教授。今年的书展错过了，以后还会有机
会吗？梅子涵教授会读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吗？我在赠书
的扉页上写着我内心最想说的话：“我多么渴望，像孩
童一样阅读，像孩童一样写作，像孩童一样飞翔……”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
阎 逸

! ! ! !对于国内绝大多数乐
迷来说，蒙塞拉·菲格拉斯
是个稍稍有些陌生的名字，
她是加泰罗尼亚早期音乐
女高音，维奥尔琴大师约
第·萨瓦尔的妻子和重要的
合作者。如果
你看过电影
《日出时让悲
伤终结》，你肯
定会迷上那些
属于萨瓦尔家族的音乐，迷
上蒙塞拉·菲格拉斯那空灵
、高贵、诚挚、神秘中透着
古朴的歌声，她的声音里
有爱，有悲伤，有渴望，有
阳光明媚青春动人，更有
罕见的尊严和优雅。
那张堪称经典的摇篮

曲 精 选 《67889 69889

5$44:'44'》，时间跨度长
达五个世纪，而在地域上
则几乎贯穿了整个欧洲。
从葡萄牙民谣到温柔的英
国歌曲，从爱琴海岛屿到
撒哈拉沙漠边缘贝伯乡村

的传统歌谣，从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代和英国巴洛克
时代的歌曲，到希伯来和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无名氏
所谱写的歌谣，从十九世
纪作曲家法雅、穆索尔斯

基和马克斯雷格的作品，
到当代作曲家帕特所写的
两首歌曲，无一不是来自亲
情的美学体验。在众多演奏
名家的烘托下，蒙塞拉·菲
格拉斯用她充满魔力的声
音，准确表达了各个摇篮曲
的忧郁、哀怨与愉悦。摇篮
曲就像时间的魔法，在野草
的时代为我们拯救着绿色，
聆听它，每个人都会从中发
现童年，发现那种感人至
深的纯真和梦想。
菲格拉斯的音乐介于

歌剧与乡村牧歌之间，并
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她演唱蒙特威尔第的牧歌
和加泰罗尼亚传统的圣诞
夜歌，同样都是一种自然
的升华，借助当代非凡的
音响技术，你可以听到春
天的芳香和阳光照耀的土
壤，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提是，你得学会打开心灵
的耳朵，然后慢慢进入音乐
的奇境。在菲格拉斯的唱片
中，我喜欢的是《女性之
光》。这是一张向古代女性
致敬的唱片，也是关于女
人的音乐故事。十五首古
曲涵盖了中世纪和文艺复
兴时代，意图召唤并呈现
古代西方女性的七种面
貌：神秘，官能美，母性，爱
情，哀叹，喜悦，智慧。菲格

拉斯纯粹、优雅的唱腔使我
想起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
诗句：“种种欢乐和痛苦涌
起，一想到;夏天的绿叶和
冬天的残枝;这些才是衡量
她的灵魂的尺度。”

1(%% 年
%% 月 1- 日，
我们这个时代
最好的古乐女
声蒙塞拉·菲

格拉斯在西班牙家中病
逝，享年 0"岁。那一天，
我重看了一遍《日出时让
悲伤终结》，这部悲伤得近
乎有些平淡的影片，不知
道看了多少次，依然是充
溢着水粉画的色调和梦游
般的恍惚感，依然是以音
乐的元素为核心，赚足了
我的泪水。影片中没有多
少人物的对话，有的只是
琴声如诉，以及低回的旁
白。或许沉默是一种内在
的语言，而音乐是用来表
达那些语言表达不了的东
西。影片结尾处，老师圣哥
伦布与他的学生马莱斯合
奏的那首《悲哀之墓》，可
以看做是剧中人玛德琳的
涅槃和新生，他们在各自
的回忆里与她相视而泣。

当约第·萨瓦尔再次
演奏他的维奥尔琴时，肯
定是会与蒙塞拉·菲格拉斯
重遇的。只是，脸上奔跑着
泪水，琴声哭泣在灵魂深
处，那把心事重重抵死缠绵
的维奥尔琴如何能将悲伤
终结？日出酷似一首挽歌，
所有的早晨都不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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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在此与你相见
梁永安

! ! ! ! 来拉萨，
特意住在大昭
寺旁，出行是悠
长的石板路，藏
人川流不息。

远处有个红衣少年一路长叩过来，
护身的黑围裙沾满沙土。他眼神晶莹，神
色专注，透发着灵气。未来他会不会成为
一个僧人？世路艰难，入世与出世各有甘
苦，心漂流到哪里，就微笑着栖息。慧悟
的人不分物我，不计虚实，不分世俗与胜
义，纯真自然而已。想到这儿，不禁惭愧
刚才对红衣少年的猜想。
视野里最多的是五星红旗，与五彩

经幡和金色宝顶同辉。大昭寺前，有建造
于公元 .1-年的“唐蕃会盟碑”，映照着

汉藏之间风
雨苍黄的历
史长路。想起
0 年前 的 深
秋，从成都出

发，驱车经 -%.国道来到拉萨，心里弥漫
着神秘和好奇。这回是第三次进藏，神奇
感渐渐散去，和藏族人已经是一家的感
觉。攀登过很多高山，穿行过很多大河，
遇见过很多民族的人们，经过得多了，才
真正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而是家。要热爱她，更不是美丽的纸上作
业，不放下羁绊，不走走自己国家的四面
八方，哪里会真正做好一个中国人！古人
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直到今天，才
深切领会到其中的深意。


